
夢境重重
     一九八二年一月於多倫多

小時候，我就有兩重夢境的經驗，舉個例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香港淪陷期間，飢荒嚴重，時時都吃不
飽，雖然在夢中遇到豐富的食物，但總不去吃它，因為感覺上知道那只是夢境，不可能是事實。睡醒時，食物還
放在那裡，於是才去拿來吃，吃飽了，再醒來，才知道剛才還是在夢境中。心裡自然很生氣，類似的重重夢境，
在少年時還一直跟隨著我。在皈依後，有一次，偶然向皈依師父慈祥法師問，這些夢境有什麼意思。她的回答
是；人生就是在夢中做夢。此後這重重的夢境，也就不多出現了。不過在這次禪七後，我又深深地體會到，我實
在還是?在重重夢境中，主七和尚聖嚴法師，要我們每個人做一個禪七報告，我只好寫一些夢中的夢話。

因為從未參加過禪七，在出發前一夜，便興奮得沒有好睡。出發那天還要上班，下班後，便去乘搭十小時多
的長程公共汽車往紐約，我?想不到竟然是第一個到達的人。主七和尚也沒有和我交談什麼，只吩咐我好好的休
息，因為晚上進入禪七後，一切便會很緊湊的，我沒有依著去做，為的是不習慣白日睡覺，還隨著大眾佈置禪
堂，土庫下榻的 具和搬 房的雜物。

晚上禪七正式開始，主七和尚講說了禪七期間的規矩，同時對幾位第一次參加的人，教授數出息的方法。而
助七的果閑法師，也分派了每人禪七期間的工作，在禪堂坐了一枝香，大靜鈴聲響後，便各自去睡覺。

凌晨四時的打板聲，驚醒了疲倦的身軀，洗盥後便立刻到禪堂去坐下，很有信心地把心放在方法上去，由於
過去長期都是單盤打坐閱經，很輕鬆地過了一天，唯一不能依主七和尚的話，是不能不被同參的小動作影響。

第二天的開始，數息方法雖然繼續，但胸部感到悶痛，頭也在痛，在打坐或經行時，都見到處處幻象現前，
山河懸崖，人物草木等，使集中力分散了，繼續是腿亦開始痛，因為過去未曾有過這樣長時間打坐的經驗，於是
彷效了同參的小動作，天曉得痛得更厲害。小參時告訴和尚幻象情形，請問必要時可否閉上眼睛去打坐，免被幻
象的干擾，因為在意識上，我知道不應該閉上眼睛的，那會導致睡眠或昏沈。但和尚說；可以，不過在想睡的時
候， 就張開它，至於那些幻象，只是妄想。而身的痛是緊張過度，現在轉換一個方法，不再數出息，只管輕鬆
打坐去。

第三天上午很忙，腿仍然痛，但比昨天好得多，因為不再數息後，坐了一段時間，妄念絡繹不絕而來，我立
刻採用觀妄想的方法，觀照的燈閃亮不輟。好像一個警察應付幾十個小偷，疲於奔命。午後沒有什麼案件發生，
心中卻想到各種防盜的設計去。在小參時，請問和尚可否改變方法，好得專心去防盜，和尚說：這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過去跟他打過多次禪七的人，也沒有人辦得到，如果你現在的方法沒有毛病，就繼續它，因為一切方法效
果是一樣的，專心在功夫上吧！

第四天小偷們不來了，警察也無事地?在警局，無聊地坐在那裡，這也給和尚發現了，在上午小參時，和尚
問無聊坐看著斡什麼，功夫上有進步沒有，我答說沒有，因為觀妄想是我日常動時用的功夫，在工作上一不專
心，我便看它一看，現在它不來，也沒工作。而心裡繼續地說，我根本沒有想到進退得失的問題，我只是來看看
打七是什麼一回事吧！亦未嘗發生什麼疑情的。和尚說：只管打坐的方法對你也許不對，現在起改變方法，直下
觀心去，不過觀清淨心仍是妄想，不是參禪。到下午小參時，看看情形怎樣，才再參禪吧。當時我意識上立即起
了許多文字的反應………三界之中，以心為主，如能觀心，究竟解脫，不能觀者，永處纏縛………若能諦觀心不二，
即見舍那清淨身………各自觀心，各見本性………為什麼說是妄想？………如來禪，許汝會得，祖師禪，尚未夢見……祖
師禪確比觀心超勝？宗也通，說也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恆沙諸佛體皆同……這也許是和尚施
教的方便，便滿心歡喜地退出。午飯前，還數得亦有二十多個念頭，心力便開始集中，午飯後工作時把?所抹得
光亮，內心立刻閃出去月到觀音寺時的情況……妄想未除，何來清淨，於是立刻把念頭歛起，午後坐下不久，心
似成片，身體感覺上輕安舒暢，清楚地一片光明的感受。

晚上和尚開示時問：誰感到今天是最好的一天，我立刻把手舉起，這一動作，頭腦被勝利衝昏了嗎？晚上的
打坐，再也不能返回午後的境界，因此心急起來，靜鈴聲響後，我的眼淚不能忍著，飲泣的聲音也打擾了鄰單
們，我心中一字一字地把懺悔發願文唸出來……皈命十方調御師，演揚清淨微妙法，三乘四果解脫僧，願賜慈悲
哀攝受……自迷真性，枉入迷流，隨生死以飄沉，逐色聲而貪染……迷淪苦海，深溺邪途，著我耽人，舉枉錯直，
累生業障，一切僭尤，仰三寶以慈悲，瀝一心而懺悔……等觀音之慈心，行普賢之願海，他方此界，逐類隨形，
應現色身，演揚妙法……出四生之汨沒，捨萬劫之愛纏，等與含生，齊成佛道，虛空有盡我願無窮……當我拿手帕
擦乾眼淚，張開眼睛看看房間的電燈關了沒有時，只見到無數光明的華鬘，我立刻想跑回禪堂去打坐，但結果還
是閉上眼睛睡去。

第五天妄想雖然沒有很多來找我，但卻昏沉起來。上午驗見時，也只能聽到模糊對答的聲音，當我覺察到靜



下來，便睜大眼睛看看，當時主七尚正站在我和鄰單中間，我側頭望望鄰單，和尚便過去了，繼而他大聲喝罵，
我本能地起了一點憤怒心，仍是昏沉下去，接著香板雨點地落在兩肩上，也起不了作用，午後就索性跪下地上，
把精神振奮一下。

晚間和尚開示時說：過去有人用功時，要求我小參，我對他說，你現在知道怎樣做了，我也不再見你，當時
用功的人，產生一種孤獨感，好像一個被遺棄的孩子，因為師父不再要他。接著和尚問，你們誰喜歡我這樣對侍
呢？我不期然舉起手來，和尚說：你要我明天這樣對你嗎？我張目一看，原來只有我一個人舉手，但我並不覺得
錯……迷時師度，悟時自度……於是我說：你不是說那人已經知道怎樣做嗎？還沒有說下去，他點了一下頭，我也
不再說了，這也是入.七以來，他第一次的首肯。

笫六天的開始，當時我實在記不得是在笫幾天，感覺上是快要到尾聲了，只好全力集在那清淨心上，眼耳鼻
舌身意都奮力在方法上，牙關咬得緊痛，也只能辦到小偷不來，和尚午前用懇切激發的語言，引導各人至誠地慚
愧懺悔，於是哭聲四起，這正是……大事未明，如喪考妣……一般似的，而我還是觀看那清淨心，隨眾禮佛，……罪
從心起將心懺，心若亡時罪亦亡，心亡罪滅兩皆空，是則名為真懺悔……我沒有哭，過去四十多年苦難的人生，
……曾經滄海難為水……我實在無法再淌出一滴眼淚來。

小參時，我告訴和尚，今天用了很大的力，有如大石壓草，連牙關也緊繃繃的。他說：不能這樣用力，身體
是要放鬆的，用力的只是心。也記不得我在小參對話時，為何話題竟說到佛教上。一提起佛教，我立刻

晚飯前和尚說晚上在禪堂開座談會，每人都得把禪七的體驗，作一報告。但不用預先去想它……到開會時，
我也不想到要說些什麼？只默默地坐著聽人家的報告。到了我的鄰座時，我突然醒起學佛的四個程序……信、
解、行、證……於是作一比較上的說明，本來和尚在禪七初曾說過；在禪七中不要有比較心，但我這個念頭，是
現在才生起的。
　　在比較學佛程序之前，我還說了自己怎樣克服坐禪的困難，也是有意告訴第一次參禪的禪侶。因為他們有沒
有事前準備，我不知道。但在禪七中的小動作，實在影響他人不少，我在禪七中痛，和幻象的克服，都是得力在
方法上，只有全力集中方法上，才能忘掉痛苦。
在信解行證上，我感覺上似乎清楚一些，加深一些。

　 　信：知識文字上的接受，是會動搖的。例如……皈依師父慈祥法師循循善誘，她不斷地……未入禪堂前，對禪
堂是選佛場亦發生疑念，因為事實上各宗的祖師，他們也有不曾進禪堂的。
　 　 禪七後：過去信心不真，有負恩師的期望，而方法其實都是一樣的。……把身心都交給和尚，這個不是選佛
場還是什麼？
　　解：經教上的了解，義理的明白，好像電光火石。拾人家牙遺固然不容易，要想真的得個消息，就有如盲人
摸象似的。
禪七中：若是有緣遇到有眼睛的人，當下便可明白。
　 　 行：未曾真個明白，但能緣聖言量去觀想，縱不致於一曝十寒，也只能得一個模糊的景象……尋好夢，夢難
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痕淚共窗前雨，點滴到天明……結果還是個負心漢。
禪七中：在當頭棒喝下，決心步步向前，連夢也做不出來。
　 　 證：在過去閱經打坐中，也曾有過幾次短暫的感受……眼前溜過許多文字，不知道是悲是喜，遙遠的晴空萬
里，充溢了我底心地……禪七中……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禪七後：過去的浮光掠影，不過是夢中的夢，畢竟還是在夢中。
第七天早上和尚說：禪七快要結束了，這七天中沒有一人見性，每個人見性的因緣都不相同的，包括時間和

空間，見性雖然很重要，但禪七的主要目的，在鍛鍊我們的身心，在生活有規則的情況下，身體健康，便能負擔
各種工作，服務社會，在精神集中寧靜下，便能歛發思想，善能抉擇是非。禪是導人於正確人生的途徑上，它不
是宗教，但卻採取宗教的儀式來訓練……接著是方便為各人說了三皈五戒，我也接受了五戒。

在結束夢境重重的夢話前，我深心地感謝過去從未謀面的主七和尚聖嚴法師，在禪七中的慈悲攝受，還有那
些來自十方的禪侶，雖然這次禪七的因緣並不圓滿，但也到底嘗到幾十年期待禪七的滋味。

三十年來尋劍客
幾回落葉又秋天
自從一見聖嚴後
直到如今也不疑。 


